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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底揭晓：

!"素鸡（注：去水以
“白酉”扣之）；#"愤怒的
小鸟（注：火，作发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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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春佳节! 亲朋好友欢聚一堂! 或

设家宴! 或去饭店聚餐" 觥筹交错间!

大家也不要忘了健康# 平安和幸福" 对

此!笔者觉得新春聚会尤应提倡$三不%"

一不敬烟" 当下的宴席中! 先是主

人给大家敬烟! 随后来宾们再相互敬

烟! 两三个小时下来! 饭店包房内早已

烟雾弥漫" 不抽烟的人只能被动忍受二

手烟! 带孩子来的父母也只好借口孩子

要上厕所或出门玩! 暂时躲避这呛人的

烟雾" 全社会应达成共识! 敬烟不是对

别人的尊重! 而是一种既不利己又不利

人的陋习! 理当摒弃之"

二不劝酒" 宴席中喝点酒助助兴本

无可非议! 但有些主人或来宾硬是劝旁

人喝酒则容易误事" 有些人认为酒席中

不一醉方休好像不够朋友! 于是! 酒量

高的人为了显摆自己硬要跟别人干杯!

酒量低的人为了面子硬喝! 如此 $酒文

化% 不仅不利于身体健康! 一旦醉酒!

极易引发各种意外" 到时候! 强行劝人

喝酒的人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这又是何苦呢&

三是不过度关注他人的隐私" 如今有些年轻人患

上了 $恐聚症%! 就怕聚会时阿姨爷叔# 姑姑婶婶们

问自己有没有恋爱对象# 啥时结婚生子# 房子是否买

了! 这些都是长辈爱问的热门问题" 亲朋好友间互相

关心没错! 但别人的隐私还是不去 $深究% 为好! 尤

其在他人不想多谈的情况下! 更不要 $哪壶不开提哪

壶%! 如大龄姑娘的婚姻问题# 刚离婚人员的家事等"

笔者以为! 新春聚会应多谈些令大家高兴的事! 如这

一年大家在学习工作中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也可谈些

过往岁月中的难忘事! 加深彼此感情' 更应多谈些家

族的好家风! 让优良传统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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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瓦大街的昼夜
张明旸

! ! ! ! 涅瓦大街是条宽
阔、笔直的马路，没有
自行车道。大街两旁全
是古典建筑，三四层的
平楼，没有高楼，沙皇
曾下令所有建筑不得高
于冬宫，其被推翻后，
政府也没有一起推翻建

筑卖地，让城市得以保存古典
风貌。整条街长 $公里多，只
有 !!%号，大房子与大房子之
间没有缝隙，全连在一起，甚至
一幢楼占据了两个路口间的整
条街，广袤的土地让建筑都往
横向建造，而不是向天空要地
方。鹅黄、粉红、嫩绿、乳白的外
墙让大楼看起来像个甜美的奶
油蛋糕，浮雕和青铜像是蛋糕
上的裱花。事实上，整个城市就
是一座宫殿，在至高点远望，铅

灰的厚云开了个微黄光亮的口
子，蓝天从低矮的扁平的云中
透出来，这个古典文艺的城市
像一张泛黄的明信片。

十八世纪的阳光射进来，
穿过细密的历史的尘埃，照亮
了大理石雕像洁白的脸，
以高耸的鼻梁为界，一
半在光明中，一半被黑
暗吞噬。他的眼睛里闪
动着平静的神采，望着
窗外阴阳交割的分界线慢慢移
动，一明一暗间，几百年就这
么过去了。朝代更迭，他才是
这座宫殿真正的主人。光重塑
着肌肉的纹理，羊脂般细腻的
皮肤有了温度，衣服从丰腴的
身上滑落，亮的雕像和暗的立
柱相间，光是最好的雕塑家。
三角钢琴流淌出低沉的音符，

敲打在尘封的岁月里。重重叠
叠的拱门涟漪般一圈一圈展
开，通往时光深处。长廊的尽
头，谁执扇缓缓走过，一片羽
毛飘零，在空中打了几个转，
回旋在雕花吊灯间，轻拂过雕

像的手指，悄无声息地掉在历
史的长河里，没有溅起一点水
花。

周末晚上，涅瓦大街是个
游乐场。时髦的姑娘小伙嬉笑
打闹，拎着酒瓶满街跑的、自
弹自唱的、翩翩起舞的、玩滑
板的，什么样的都有，趁着没
到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整条街

都洋溢着欢乐活泼的气氛。街
头艺人纷纷展示绝技，组个乐
队唱歌算是最常见的，没有衣
衫褴褛的乞讨者，也没有卖身
葬父之类的悲情戏，有没有人
给钱是其次的，重要的是自娱

自乐。不时有震耳欲聋的
马达轰鸣声呼啸而过，是
小伙热衷的重型摩托车
飙车。

夜更深了，建筑上
金色的雕塑泛出柔和的光芒，
夜风吹起黑色大衣的下摆，落
地窗里的光亮拖住了行人的脚
步，点点街灯把影子拉得很
长。半个月亮悄悄爬上喀山大
教堂的青铜圆顶，门前是车水
马龙的涅瓦大街，漆黑的夜空
中，月色流在斑驳的罗马柱
上，仿佛时间的背景，无论世

事如何流逝，永远以这般沉重
的姿态伫立着。在这深秋的午
夜，偌大的冬宫广场上几乎空
无一人，突然响起悠扬的萨克
斯声，一个街头艺人孤独地吹
奏。广场就是舞台，冬宫就是观
众，不为钱财，不为喝彩，只为
自己吹一曲。寒风裹挟着落叶
扫过，音乐寂寞地回荡在宫殿
间，冬宫里的雕像们听闻此曲，
会否忆起前尘往事。只有在深
夜里，那些静默着的青铜像们
才会讲一个老故事。舞会散场
了，马车停在宫殿门
前，等待穿上水晶鞋变
成公主的灰姑娘跑出
来，白马的蹄子踏在碎
青石路上，发出嗒嗒的
响声。坐上这辆马车，
就能穿越到十八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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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农历岁序丁酉，
俗称“鸡年”。值此金鸡
纳吉之时，谈一谈与鸡有
关的灯谜，也不失为是一
件应时的趣事。笔者早年

猜谜时，有两条“鸡”谜印象特别深
刻。第一条是“独字谜”，谜面为“鸡”，
打《诗经》一句，谜底为：“二三其德”。
当初获知谜底后，仍不解如何扣
合，后请教了谜坛前辈，方晓据
汉代韩婴著的 《韩诗外传》 所
载，鸡有“文、武、勇、仁、
信”五德。即头戴鸡冠谓之
“文”，足有利爪谓之“武”，善于
格斗谓之“勇”，有食呼伴谓之
“仁”，司晨守时谓之“信”。由
“五德”而扣合“二三其德”这
句出自《诗经·卫风·氓》里的诗
句，后来成了形容三心二意，没
有一定操守的成语。这是谜面上
出现“鸡”的用典谜。另一条是谜底里
蕴含“鸡”的佳构：“芦花荡尽松花落”
打俗语一句，谜底是“鸡也飞了，蛋也
打了”。它采用借代手法，前面的“芦
花”指代一种毛色灰白相间的“芦花
鸡”，后面的“松花”即指代一种蛋白隐
有松花状的皮蛋（彩蛋）“松花蛋”，故而
相扣。近年来，谜人们创作了不少趣味
浓郁，手法新颖的“鸡”谜，如以“鸡
犬之声相闻”打食品品牌二：“喔喔、旺
旺”，巧妙地采用了拟声法扣合。又如以
“鸡雏”打成语“左右为难”，颇具匠心
地利用字形的方位组拼文字，有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之妙。还有如以“闻鸡起
舞”打昆虫名“跳蚤”。“舞”在此别解
为“跳舞”；“蚤”，古汉语中通“早”，

此谜运用了“通假字”进行扣合。
谜底上藏鸡的趣谜也不少，如以

“空运掸子”打沪剧名《鸡毛飞上天》（注：
掸子，鸡毛掸子）、“儆猴无效”打上海名
菜“白斩鸡”（注：俗语“杀鸡儆猴”；白，白
白地），还有以“‘小绍兴’招牌菜收益”打
集邮邮品俗称“鸡票”，也颇发噱，“小绍
兴”是上海专卖三黄鸡等的著名餐饮店，

其招牌菜乃“鸡”，“票”在此作赚
进的钞票解。此外，另有一条“独
字谜”，谜面为“槱”（读 &!'），要
求打水果、西点、家禽各一，谜底
为“西柚、攀、火鸡”。乍一看挺复
杂，细一玩味，原来“柚”字的西边
（右西左东）为“木”；灯谜上常用
地支扣生肖，“酉”与“鸡”互扣；在
部首中，底下四点为“火”。“攀”
是西饼的音译，这儿作“抱合
字”用，这么一来“槱”猜作各式食
物的谜底就顺理成章了，即“木”

（西柚）攀上“火”（四点）“鸡”（酉）。
再介绍两条带谜格的“鸡”谜。一

是：“专营来亨、澳洲黑等洋家禽”（卷帘
格，打黑龙江地名一），谜底为“鸡西
市”。按“卷帘格”法，将谜底逆读，作
“市西鸡”，别解为“卖西方的鸡”，“市”在
此作动词“经营”解。另一条为：“什锦
鸡公煲”（粉底格，打唐人笔记名著一），
谜底乃段成式著的《酉阳杂俎》。按格
法，谜底末字须作谐声字扣面，以
“煮”谐“俎”，以“酉阳杂煮”扣合谜
面。“酉”扣“鸡”；“公”，作雄性解，扣
“阳”；“什锦煲”扣“杂煮”，别有谐趣。

末了，留两条鸡谜让读者猜猜（谜底
见本版）：!"白酒不羼水（打二字豆制品
一）；#"火鸡幼雏（打五字网络游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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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转眼又过年了，我不
禁想起四十多年前那次除
夕船运生猪的往事。
过去，我们嘉定黄渡

公社交通运输管理站共有
#( 条大小不一的木船，
是当地与市区、各县商品
物资交流的主要水上交通
工具。每条船都是
夫妻档，我父母使
用的是一条 !) 吨
木船。那时没机动
装置，船工主要靠
摇橹、撑槁和拉
纤，风里来雨里
去，是昔日天底下
最苦的打铁、撑船、
磨豆腐三行当之
一。一年到头四处
漂泊，十分辛苦，
但到春节，船只就
像四处放飞的鸽子，纷纷
回来过年了。当年，船工
们都把单位当成大“家”。

我清楚记得，!*%*

年除夕，黄渡生猪收购站
有一批 +) 头生猪，要运
往北新泾一家生猪屠宰
场，供应春节市场。为
此，站里一位姓陆的调度
员从清早就开始了“求哥
哥拜姐姐”，希望船主辛
苦一趟，但谁都不愿做
“出头椽子”，都想过个安
稳年，因为装运生猪是桩
苦差事，苏州河水流急，
来回碰上逆风逆水，+)多

里水路得要十多个小时，
生猪装船后屎尿满舱，完
了还要清舱“大扫除”。

抱着试试的希望，
“旱鸭子”调度员跌跌撞
撞从一尺见宽的跳板上
“爬”到我家船上，跟我
父亲商量：“老刘，我知道

你刚回来，本该不
好意思安排你，可
这批猪要是运不出
去，肯定要出大事
体的，你就辛苦
下，算帮我个忙
吧。”调度员态度
诚恳，可怜相十
足，尴尬的笑容简
直比哭还难看。父
亲向来好商量，当
即答应了下来：
“我去”。那时我 !#

岁，正好放寒假跟船，见
父亲年三十了还要装货开
船，心里一百个不开心。

船到生猪收购站码
头，工人们早已等候在
那。他们打开一扇房子中
间的大门，从里面伸出一
只类似滑滑梯的大木架
子，只不过两边扶手要高
些，中间滑道铺的是固定
的白铁皮，滑道底端正好
连接船舱。“准备，下来
了！”随着一阵吆喝，只
见一头头肥壮的活猪“从
天而降”，依次顺着“滑
滑梯”进入了船舱。我和

两个弟弟第一次看见猪是
这么装船的，都捧着肚皮
大笑了起来。我最小的弟
弟当时只有七岁，他拉着
母亲的衣角大声嚷嚷：“妈
妈，我也要滑，我
也要滑。”七十头
活猪，“装”船前后
不到十分钟，速度
之快，令人称绝。
猪进入船舱后，舱底不一
会儿就屎尿遍地，散发的
臭味让人受不了，难怪大
家都不肯装活猪。
当天风很大，船入苏

州河后，顺风顺水，扯起
风帆，每小时速度达到了
七八公里。过年了，苏州
河一下失去了往日的繁
忙，空空荡荡，耳边听见

的只是风声以及河
两岸薄冰融化后发
出的类似玻璃的破
碎声。行进途中，
船舱内突然骚动了

起来，同时发出阵阵撕裂
的惨叫声。突然，一头重
约 #))来斤的大肥猪蹿到
了舱板上，“扑通”一声跳
入湍急冰冷的河水中。“不
好！”站船头的父亲最先
发现。他赶紧放下风帆，
叫母亲推舵掉头，迎面追
了上去。那头猪在水中只
露出小半个头部，正“呼
哧呼哧”向前游动着。猪
也会游水啊，我心中立刻
充满了好奇心。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

把猪赶到了浅岸边，父亲
卷起裤管，跳入水中，将
猪的双耳交给母亲，让我
抓住猪尾巴，然后自己站
在中间托住猪身，死拽硬
托将其重新“请”到船舱
里。重新上路后，父亲将
一把竹扫帚交到我手上，
要我在舱板上面“站岗放
哨”，决不能再让猪逃走。
我用扫帚柄对准那头“淘
气”的猪狠狠打去：“叫你
坏，叫你逃，打煞侬！”
真怪，那头猪见我打它，
翻起猪眼乌珠朝我看了
看，逃避钻到了角落里。
船到目的地，我看到

卸猪与装猪的方式几乎一
样，也是让猪乘“滑滑
梯”，只不过木梯变为了
铁梯，方向变成了由下而
上。四五位脚穿长筒塑料
雨靴，手提木棍的工人，
跳入船舱后将猪群往滑梯

口赶，猪乖乖地快速“列
队”上岸。
卸完猪，清理完船舱

已近正午。放空船回去逆
风逆水，父亲正准备上岸
拉纤。忽然，天空变脸刮
起了东北风，我们回去又
变成了顺风。“老天爷太帮
忙了，腊月里一天变二种
风向，倒是少见，这样一
来回去时间可以大大提前
了，忙年夜饭也不迟。”
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说，说
完，扯上风帆，坐下把着
舵，嘴里不禁哼起了小曲
儿。我与两个弟弟围坐船
头，欣赏着两岸景色，兴
高彩烈地讨论着春节时穿
新衣、放鞭炮和与其他小
伙伴玩的事。

这次运猪来回的时
间，比原计划足足提前了
一半。要不是碰上逃猪之
事，时间还要提早。其他
船老大都深感惊讶，称这
样的速度不可思议。

祝福祝什么
李云杰

! ! ! !节日期间，总会收到
很多祝福短信，最俗的一
条是：祝你财运亨通，金
玉满堂，被子里捂着金，
碗里装着银，锅里塞满翡

翠，兜里揣着玛瑙，生活滋润过得好，招财又进宝！
即便是祝福，也要讲点逻辑和智慧。如果买彩票

中了 !))万，之后住院花了 !#)万，相信没有一个人
愿意———只要拥有健康，宁愿不发财。健康永远是排
在金钱之前的。
如果可以用求来满足心愿，很多人把求财放在第

一位，却不曾想若牺牲健康去换金钱，得不偿失；更
有甚者，为求财而丧命———拥有再多的钱财，没有命
去花，又与废纸何异？所以，保命，是比健康更重要
的。人平安，命即保；平安才是最大的福。至此，排
序已出，正如我的作家朋友周蓬桦先生发给我的祝
福，也是目前收到的最合我心意的短信，年终岁末，
愿分享给大家：“祝福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快
乐、丰收！”先平安健康快乐地活着，再在自己感兴
趣的领域努力去获得丰收，无一个“财”字，却是最
富有智慧的祝福。

修鞋匠
舟自横

! ! ! !面向某部连队，背靠
居民小区，一个土木结构
的棚子，显得与周围的环
境不大协调，但它依然在
岁月的侵蚀中不屈不挠地
挺立着。棚子的前额有块
小木匾，上面用红色油漆
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大
字：拥军修鞋铺。
铺子主人是修鞋匠张

大爷。跛脚，面容消瘦，
脸色沉郁，难得看见他的
笑容。就是这么个沉默寡
言的人，人缘却极好。
为部队近百十号人免

费修鞋，部队则为他提供
一日三餐。其实，他为部
队修鞋的钱，每天足够订
餐，档次还不会很低，还
能略有结余，但他就喜欢
这么做。闲暇之余，部队
在操场训练时，他会搬出
马扎，坐在阳光下，听着
响亮的口号，此时，他僵
硬的脸上有了笑纹，像流
动的欢快的溪水。
因为身体残疾，他终

生未娶。二十多年前，来
到小城，在这里扎根，凭
着手艺，得以“安居乐
业”。他手艺好，价格也
低，因此他的修鞋铺也吸
引离得很远的市民光顾。

他不仅是修鞋匠，还
是我所在小区的“男保
姆”。很多居民常请他临
时照看孩子。他的铺子里
总有一两个孩子。夏天，
孩子在铺子外玩耍，他就
在外面干活，叮嘱孩子不
要走远。孩子手里拿的吃
的，都是他买的。谁家来
了客人，而主人不在家，
客人也常在他铺子里等

待。有次我要去出差，我
爱人忘带钥匙了，我就把
钥匙存放到他那里，让我
爱人下班后去取。诸如此
类的事，不胜枚举。生活
像千头万绪的毛线，总有
一根能与他搭上关系。
他 %)岁那年，部队搬

离市区；他 %$岁那年，身
患癌症，临别之际把攒下
的 #万元献给了敬老院。
现在，他的棚子早已

被拆除了。然而，我路过那
个棚子曾所在的地方，还
会不由自主地看上一眼。
那里的温暖仍未消弭。

喜庆腰鼓 （摄影） 陈静芳


